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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三
十
六
年
九
月
起
，
共
軍
經
常
在
洛
陽

周
邊
出
沒
，
十
月
九
日
夜
，
共
軍
開
始
攻
擊
洛
陽

西
關
周
公
廟
據
點
，
露
出
覬
覦
洛
陽
的
警
訊
。

當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起
，
二○

六
師
奉
命
防
衛

洛
陽
地
區
，
維
護
鐵
公
路
暢
通
。
原
任
師
長
蕭
勁

少
將
榮
調
，
由
邱
行
湘
少
將
接
任
師
長
，
當
時
我

擔
任
第
五
連
第
三
排
第
七
班
上
士
班
長
。

師
於
洛
陽
城
外
選
定
要
點
，
依
地
形
特
性
，

配
置
兵
力
，
構
成
第
一
道
防
線
。
師
主
力
運
用
洛

陽
城
牆
和
護
城
河
，
構
築
主
防
禦
陣
地
。
第
一
團

為
預
備
隊
，
在
洛
陽
中
學
和
西
北
城
角
地
區
（
含

城
內
、
外
）
，
構
築
兩
處
相
互
支
援
的
核
心
陣
地

，
策
訂
、
演
練
逆
襲
及
城
市
作
戰
計
畫
；
師
砲
兵

行
一
般
支
援
；
師
指
揮
所
，
位
於
洛
陽
中
學
。

三
十
七
年
三
月
八
日
夜
，
共
軍
試
探
性
攻
擊

洛
陽
東
關
「
九
龍
台
」
，
拂
曉
前
即
撤
退
；
九
、

十
日
夜
，
再
對
我
城
外
各
據
點
行
擾
亂
性
攻
擊
，

判
斷
為
偵
查
我
兵
力
和
火
力
部
署
。
新
安
、
伊
川

及
黑
石
關
等
地
區
，
皆
有
共
軍
集
結
。

師
於
九
日
上
午
，
命
令
各
部
隊
進
入
防
禦
陣

地
，
繼
續
加
強
戰
備
。
師
直
屬
部
隊
及
第
一
團
第

三
營
，
防
守
洛
陽
中
學
陣
地
。
第
一
團
（
欠
第
三

營
）
防
守
西
北
城
角
陣
地
。

十
一
日
，
第
一
團
第
二
營
第
四
連
，
在
洛
陽

西
車
站
構
工
，
至
下
午
二
時
許
，
突
遭
共
軍
包
圍

，
緊
急
向
營
長
李
萬
貴
少
校
求
援
，
營
長
即
命
第

五
連
連
長
解
顯
中
上
尉
，
儘
速
向
西
車
站
附
近
之

敵
攻
擊
，
掩
護
第
四
連
撤
回
。

解
連
長
集
合
全
連
官
兵
，
以
堅
定
語
氣
下
達

命
令
：
「
立
即
出
擊
，
解
救
第
四
連
。
」
全
連
依

次
由
城
牆
角
既
有
隧
道
出
城
，
在
乾
涸
的
護
城
河

遠
岸
展
開
。
連
長
於
現
地
下
達
攻
擊
命
令
。
目
標

在
正
前
方
約
七
百
公
尺
火
車
站
及
右
側
小
高
地
，

由
右
至
左
按
一
、
二
、
三
排
順
序
展
開
，
以
「
兩

翼
包
圍
、
正
面
牽
制
」
，
向
目
標
攻
擊
，
六○

迫

擊
砲
排
即
在
此
地
佔
領
陣
地
，
以
火
力
支
援
；
連

長
率
領
第
三
排
前
進
，
見
紅
色
信
號
彈
，
立
即
發

起
攻
擊
。
第
三
排
攻
到
車
站
候
車
室
，
連
長
指
示

：
「
三
班
併
列
，
出
站
房
右
轉
，
沿
鐵
路
向
東
攻

擊
。
」
連
長
話
聲
甫
落
，
我
們
三
個
班
長
領
頭
，

全
排
蜂
擁
衝
出
。

此
時
共
軍
四
十
餘
人
，
以
兩
路
縱
隊
，
沿
鐵

軌
兩
側
緩
慢
向
西
前
進
，
先
頭
距
我
們
約
六
十
公

尺
，
看
到
我
們
忽
然
出
現
，
驚
慌
失
措
，
回
頭
就

跑
，
我
前
方
三
支
衝
鋒
槍
、
三
挺
輕
機
槍
，
立
即

掃
射
。
一
瞬
間
，
共
軍
二
十
多
人
死
傷
，
另
十
多

人
連
滾
帶
爬
向
鐵
路
兩
側
低
窪
處
逃
竄
。

第
三
排
繼
續
攻
到
一
堵
矮
牆
西
側
，
共
軍
五

十
餘
人
據
牆
頑
抗
。
第
一
排
自
右
翼
實
施
包
圍
，

共
軍
見
狀
況
不
利
，
即
向
北
奔
逃
，
來
不
及
逃
走

者
，
均
棄
槍
跪
地
舉
手
投
降
。

第
四
連
終
於
在
本
連
掩
護
下
，
迅
速
撤
回
，

並
由
第
二
排
掩
護
，
全
連
逐
次
撤
回
城
內
。
此
次

出
擊
約
兩
個
半
小
時
，
俘
擄
共
軍
二
十
餘
人
，
步

機
槍
三
十
餘
枝
。
但
第
九
班
上
兵
曹
麟
軒
不
幸
陣

亡
，
另
王
甫
之
等
八
人
負
傷
，
送
野
戰
醫
院
急
救

，
本
連
圓
滿
達
成
任
務
。

終
昏
後
，
共
軍
對
城
外
各
據
點
，
全
面
發
動

攻
擊
，
槍
聲
、
砲
聲
驚
天
動
地
，
我
軍
沉
著
應
戰

，
師
砲
兵
全
力
支
援
作
戰
。

夜
晚
十
時
許
，
天
候
驟
變
，
西
北
風
呼
嘯
，

挾
著
陣
陣
豪
雨
，
穿
著
棉
大
衣
猶
難
禦
寒
。
但
我

軍
有
堅
固
碉
堡
，
單
兵
有
掩
體
，
既
能
避
風
，
又

能
發
揚
火
力
；
而
共
軍
部
隊
暴
露
在
狂
風
暴
雨
中

，
成
了
落
湯
雞
，
尤
其
棉
衣
濕
透
，
負
擔
沉
重
，

行
動
緩
慢
，
且
有
失
溫
之
虞
。

約
至
翌
日
零
時
後
，
槍
砲
聲
由
稀
疏
趨
於
沉

寂
，
判
斷
共
軍
已
撤
離
。
官
兵
英
勇
作
戰
，
加
上

老
天
助
我
，
贏
得
此
次
勝
利
。

—
—

解
連
長
集
合
全
連
官
兵
，
以
堅
定
語
氣
下
達
命

令
：
「
立
即
出
擊
，
解
救
第
四
連
。
」

掩
護
友
軍 

成
功
突
圍

【
作
者
速
寫
】
王
克
宗

先
生
，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
從
軍
，
曾
參
與
戡
亂
作

戰
，
七
十
年
退
伍
後
轉

任
公
職
，
至
八
十
一
年

退
休
。

我
在
眷
村
出
生
、
長
大
，
小
學
成
績
大
都

在
前
三
名
，
還
會
畫
畫
，
曾
當
選
模
範
生
，
得

過
演
講
比
賽
獎
狀
，
畢
業
時
榮
獲
「
校
長
獎
」

，
長
輩
誇
我
是
「
天
才
兒
童
」
。

上
了
國
中
，
能
力
分
班
，
也
算
排
在
前
段

班
，
只
是
已
經
沒
有
什
麼
「
天
才
」
般
的
表
現

。
高
中
也
沒
考
上
理
想
學
府
，
僅
就
讀
農
工
職

業
學
校
電
子
科
，
功
課
總
在
及
格
邊
緣
打
轉
，

但
自
二
年
級
擔
任
學
校
升
旗
典
禮
司
儀
之
後
，

岡
山
鎮
舉
行
各
項
慶
祝
活
動
時
，
我
都
奉
派
擔

任
司
儀
或
是
擔
任
文
告
「
恭
讀
」
者
，
且
各
項

演
講
比
賽
也
是
名
列
前
茅
。

畢
業
後
，
同
學
們
不
是
到
加
工
區
工
作
，

就
是
投
考
技
術
專
科
學
校
進
修
，
我
立
志
投
考

政
戰
學
校
美
術
系
，
學
科
成
績
不
錯
，
可
惜
術

科
沒
通
過
；
以
當
時
的
家
庭
境
況
，
無
法
拜
師

加
強
畫
藝
，
只
能
靠
著
自
己
興
趣
，
看
書
臨
摹

，
談
不
上
繪
畫
技
巧
，
就
算
擁
有
滿
腔
熱
血
，

技
能
達
不
到
水
準
，
也
是
沒
用
。

有
一
天
，
家
對
門
的
汪
長
根
伯
伯
和
汪
媽

媽
，
到
福
利
中
心
購
物
時
，
看
到
陸
軍
通
信
單

位
招
考
技
術
雇
員
的
公
告
，
特
別
來
告
訴
我
，

鼓
勵
我
一
定
要
去
考
，
我
沒
有
自
信
，
但
爸
媽

也
一
再
鼓
勵
，
就
報
了
名
。
考
試
那
天
，
汪
伯

伯
還
專
程
騎
摩
托
車
載
我
去
應
考
。

收
到
初
試
通
過
成
績
單
時
，
令
人
驚
喜
，

接
著
要
到
陸
軍
總
部
參
加
複
試
。
由
於
從
未
出

過
遠
門
，
正
在
擔
心
如
何
前
往
時
，
爸
爸
的
一

位
同
事
，
在
考
試
前
一
天
特
意
來
到
我
家
，
因

為
他
的
乾
女
兒
同
樣
通
過
初
試
，
希
望
我
倆
做

伴
一
同
前
往
。
於
是
，
我
倆
搭
乘
從
岡
山
到
中

壢
的
夜
間
平
快
火
車
，
參
加
第
二
天
一
早
八
點

鐘
的
考
試
。
一
路
上
，
那
位
朋
友
沒
事
，
我
卻

因
為
暈
車
，
吐
到
快
掛
了
。

到
了
龍
潭
已
經
天
亮
，
頭
暈
腦
脹
、
昏
昏

沉
沉
地
進
了
考
場
，
一
看
只
考
智
力
測
驗
，
就

把
答
案
填
滿
交
卷
。
過
些
時
日
，
接
到
錄
取
通

知
單
，
真
是
喜
出
望
外
。
後
來
聽
長
官
說
，
我

們
還
是
歷
來
智
力
測
驗
成
績
最
好
的
。
說
起
來

，
這
是
民
國
六
十
八
、
九
年
間
的
往
事
，
也
是

一
段
難
忘
的
經
歷
和
回
憶
。

回
想
當
年
，
我
立
志
進
軍
校
不
成
，
仍
有

幸
進
到
軍
中
服
務
，
擔
任
通
信
修
護
員
，
也
算

是
另
一
種
形
式
的
從
軍
報
國
。

另類從軍報國 
——對門汪長根伯伯和汪媽媽，看到陸軍通信單位

招考技術雇員的公告，特別來告訴我⋯⋯

綠
繡
眼
，
只
在
櫻
花
盛
開

期
間
才
會
出
現
，
櫻
花
落
幕
，

牠
們
也
跟
著
銷
聲
匿
跡
，
必
須

等
到
來
年
，
櫻
花
再
度
登
場
，

才
會
再
現
身
。
這
些
野
生
鳥
類

雖
漸
漸
出
現
在
我
們
周
遭
，
但

是
對
人
的
戒
心
仍
很
強
烈
。

綠
繡
眼
體
型
比
白
頭
翁
小

很
多
，
但
是
一
身
黃
綠
羽
裳
在

酡
紅
的
櫻
花
叢
中
，
特
別
顯
眼

出
色
；
紅
綠
色
調
合
成
的
絕
美

畫
面
，
總
讓
我
忍
不
住
要
將
牠

們
留
在
快
門
裡
。
偏
偏
你
在
樓

上
拍
，
牠
就
往
低
處
去
；
你
在

大
門
外
拍
，
牠
就
往
牆
內
閃
，

跟
你
玩
捉
迷
藏
似
的
，
要
捕
捉

到
牠
們
與
紅
櫻
花
相
得
益
彰
的

唯
美
圖
案
實
在
不
容
易
。

幾
星
期
前
，
兩
次
看
到
綠

繡
眼
在
櫻
花
樹
間
出
沒
。
隔
些

時
日
到
院
子
拿
報
紙
時
，
白
頭

翁
忽
然
聒
噪
起
來
。
根
據
以
往

經
驗
，
這
種
叫
法
是
樹
上
有
「

小
白
」
了
。
到
第
三
天
，
白
頭

翁
急
切
的
叫
聲
再
起
，
老
伴
說

：
「
綠
繡
眼
的
聲
音
更
好
聽
，

和
白
頭
翁
比
起
來
，
綠
繡
眼
是

女
高
音
，
白
頭
翁
是
男
低
音
。

這
兩
天
的
清
晨
，
牠
們
都
在
對

唱
，
好
像
在
爭
地
盤
。
」

奇
怪
！
依
往
日
觀
察
，
除

了
櫻
花
盛
開
期
間
，
是
看
不
到

綠
繡
眼
的
，
於
是
我
好
奇
地
到

樹
下
搜
尋
牠
們
的
身
影
。
果
然

看
到
三
隻
尾
羽
尚
未
長
成
的
鳥

寶
寶
，
腹
部
兩
側
羽
毛
仍
然
毛

茸
茸
的
，
我
以
為
是
「
小
白
」

。
須
臾
，
看
到
綠
親—

該
是
小

綠
繡
眼
的
爹
娘
，
輪
流
啣
回
食

物
來
餵
養
，
才
確
定
是
小
綠
繡

眼
，
令
我
相
當
意
外
。

以
往
觀
察
白
頭
翁
，
還
沒

有
高
飛
能
力
的
雛
鳥
，
親
鳥
會

相
隨
守
護
著
。
不
確
定
「
小
綠

」
這
一
家
子
，
是
從
別
處
飛
來

這
裡
？
還
是
一
開
始
就
在
這
裡

築
巢
的
？
老
伴
說
的
男
女
對
唱

是
在
爭
地
盤
，
這
會
兒
聽
來
，

更
像
是
白
頭
翁
在
敦
親
睦
鄰
、

守
望
相
助
：
綠
親
不
在
時
，
牠

在
發
揮
「
幼
吾
幼
以
及
人
之
幼

」
的
母
愛
，
幫
忙
關
照
小
綠
；

綠
親
在
時
，
則
提
醒
牠
：
有
人

類
在
虎
視
眈
眈
了
。

三
隻
小
綠
，
其
中
一
隻
就

蹲
踞
在
我
伸
手
可
及
的
枝
幹
上

。
櫻
花
盛
開
期
間
，
每
次
要
捕

捉
成
鳥
畫
面
，
常
讓
我
在
樹
下

追
逐
千
百
度
而
毫
無
所
獲
；
如

今
這
初
生
不
畏
人
的
小
綠
，
一

動
不
動
地
任
我
拍
照
，
自
然
是

滿
心
歡
喜
囉
！

只
是
牠
一
直
閉
著
雙
眼
，

腹
部
還
有
明
顯
急
促
的
起
伏
，

看
來
精
神
不
太
好
。
老
伴
出
來

看
一
眼
後
說
：
「
生
病
了
！
」

但
我
不
贊
同
，
就
如
人
類
嬰
兒

：
「
現
階
段
，
牠
們
的
任
務
就

是
睡
覺
。
」
因
為
牠
還
是
會
張

嘴
迎
接
親
鳥
的
餵
食
。

一
個
鐘
頭
後
，
我
運
動
回

來
，
在
大
門
外
就
往
枝
幹
瞧
一

眼
，
發
現
小
鳥
不
見
了
：
「
飛

走
了
嗎
？
」
可
是
在
我
彎
身
要

拔
起
門
栓
時
，
就
看
到
一
隻
綠

繡
眼
奄
奄
一
息
地
躺
在
地
上
，

且
有
十
數
隻
螞
蟻
在
侵
犯
牠
的

眼
睛
。
不
確
定
是
不
是
那
隻
精

神
不
好
的
小
綠
，
因
為
牠
不
是

掉
在
枝
幹
下
方
，
而
是
落
在
橫

距
兩
公
尺
遠
的
大
門
外
，
也
許

是
牠
吧
？
想
換
地
方
蹲
，
卻
力

不
從
心
，
中
途
墜
落
。

依
牠
羽
毛
成
長
的
進
度
來

推
算
，
應
是
破
殼
而
出
時
，
大

雨
連
連
受
了
寒
。
去
年
一
隻
小

白
也
是
如
此
遭
遇
，
不
過
牠
擁

有
雙
親
全
部
的
愛
，
輪
流
輸
送

食
物
餵
養
和
時
刻
陪
伴
，
兩
天

之
後
恢
復
健
康
。
這
隻
小
綠
就

沒
那
麼
幸
運
了
，
因
為
親
鳥
還

要
照
顧
其
它
兩
隻
手
足
。

驅
散
螞
蟻
後
，
將
牠
捧
起

來
，
老
伴
說
把
牠
埋
在
樹
下
吧

！
之
後
，
看
到
親
鳥
兩
度
來
到

枝
幹
附
近
，
神
色
焦
急
地
張
望

、
呼
喚
著
。
我
在
心
裡
對
牠
說

：
「
你
的
孩
子
不
會
再
出
現
了

！
」
幸
好
，
另
外
兩
隻
小
綠
，

都
寸
步
不
離
地
窩
在
一
起
等
候

親
鳥
來
餵
食
。
默
默
祝
禱
牠
們

能
健
康
平
安
長
大
！

【作者速寫】

徐志蓮女士，

榮民子女，高

職畢業後，考

進陸軍通信單

位服務。

今
年
初
春
，
和
太
太
到
大
崗
山
健
行

，
從
阿
蓮
往
岡
山
途
中
，
看
到
路
邊
一
戶

人
家
前
的
空
地
上
，
堆
了
一
個
土
窯
，
不

禁
想
到
幼
時
曾
玩
過
的
焢
土
窯
，
便
立
刻

下
車
，
請
問
主
人
能
否
拍
照
留
念
？
主
人

聽
了
，
不
但
大
方
讓
我
拍
照
，
還
熱
情
相

邀
，
歡
迎
我
們
爬
山
回
來
時
一
同
享
用
。

鄉
土
人
情
，
令
人
感
動
！

主
人
表
示
，
從
上
午
就
開
始
堆
土
窯

，
我
們
經
過
時
是
下
午
三
點
左
右
，
正
在

加
柴
燒
窯
。
不
過
，
我
們
幼
時
是
用
甘
蔗

葉
，
如
今
已
很
少
人
種
甘
蔗
了
。
這
個
土

窯
又
高
又
大
，
是
我
們
以
前
堆
的
三
倍
大

，
相
當
壯
觀
。

太
太
第
一
次
看
到
有
人
搭
土
窯
，
對

烘
窯
過
程
完
全
不
瞭
解
，
我
們
自
然
就
聊

起
幼
時
焢
土
窯
的
童
趣
。

焢
土
窯
的
「
焢
」
，
我
在
字
典
查
不

到
，
在
電
腦
打
字
時
，
出
現
「
轟
」
的
讀

音
，
應
和
「
烘
」
字
同
義
，
在
我
們
南
部

鄉
下
，
一
般
都
念
成
「
控
」
，
可
能
因
此

而
自
烘
字
演
成
「
焢
」
。

念
小
學
時
，
居
住
的
眷
村
成
功
村
，

僅
有
一
條
柏
油
道
路
通
往
省
道
，
四
周
都

是
田
野
，
隨
著
季
節
變
換
，
栽
種
甘
蔗
、

番
薯
、
芝
麻
等
不
同
農
作
物
；

我
們
的
童
年
，
也
跟
著
不
同
植

栽
作
物
，
轉
換
不
同
的
樂
趣
，

焢
土
窯
就
是
其
中
之
一
。

首
先
，
收
成
後
的
番
薯
園

中
，
總
有
些
「
漏
」
收
之
「
薯

」
。
童
伴
們
就
開
始
角
力
，
看

誰
的
運
氣
和
技
巧
較
好
，
能
夠

挖
到
又
大
又
好
的
番
薯
；
訣
竅

在
尋
找
土
中
冒
出
的
嫩
芽
，
只

要
見
到
番
薯
芽
，
立
刻
用
手
把

土
撥
開
，
用
力
往
下
挖
，
運
氣

好
的
，
能
挖
出
一
條
大
番
薯
，

較
差
的
，
也
能
有
個
小
番
薯
。

當
大
家
挖
出
足
夠
的
番
薯
後
，
年
紀

較
長
的
大
哥
哥
，
就
請
大
家
分
頭
找
些
不

同
大
小
的
土
塊
來
堆
窯
。
由
下
而
上
，
下

層
墊
大
土
塊
，
愈
往
上
愈
小
，
慢
慢
堆
疊

成
像
一
座
中
空
的
小
山
；
堆
疊
時
儘
量
不

要
有
大
縫
隙
，
必
要
時
，
得
把
大
土
塊
敲

打
成
所
需
要
的
形
狀
和
大
小
，
這
也
是
一

項
技
巧
。
這
往
往
得
由
經
驗
好
的
大
哥
哥

們
來
做
，
沒
經
驗
的
人
，
技
巧
不
到
位
，

往
往
堆
到
一
半
就
垮
了
！

堆
疊
完
成
時
，
再
檢
查
一
遍
，
如
有

較
大
的
縫
隙
，
就
用
小
土
塊
把
洞
補
起
來

。
我
們
年
紀
較
小
的
，
再
去
附
近
甘
蔗
田

裡
撿
拾
枯
黃
的
蔗
葉
，
當
作
焢
窯
的
柴
火

。
我
們
把
蔗
葉
捲
成
一
束
一
束
，
源
源
不

斷
地
往
窯
裡
送
，
直
到
土
塊
燒
成
紅
紅
黑

黑
熱
烘
烘
了
，
便
堵
住
洞
口
，
並
在
窯
頂

開
個
洞
，
將
番
薯
一
條
條
從
頂
口
丟
進
去

。
然
後
把
土
窯
打
垮
踏
平
，
大
夥
一
起
用

腳
踩
得
緊
緊
密
密
的
，
並
用
土
灰
蓋
上
填

實
，
避
免
漏
掉
熱
氣
。
最
後
在
土
堆
上
插

上
樹
葉
，
等
樹
葉
軟
塌
；
如
果
沒
記
錯
，

大
約
兩
小
時
就
可
開
窯
享
用
。

等
待
時
，
大
家
會
去
旁
邊
的
阿
公
店

溪
戲
水
，
等
時
間
到
了
再
來
開
窯
。
但
如

果
火
燒
的
泥
塊
不
夠
熱
，
或
焢
的
時
間
不

夠
長
，
等
不
及
就
開
窯
的
番
薯
，
必
然
半

生
不
熟
。
只
要
控
制
得
宜
，
番
薯
烤
得
熟

透
，
熱
騰
騰
的
很
好
吃
，
雖
然
每
人
嘴
邊

沾
滿
黑
灰
，
也
沒
人
嫌
不
乾
淨
，
照
樣
吃

得
津
津
有
味
。
大
家
的
分
工
合
作
，
和
焢

土
窯
的
經
驗
傳
承
，
以
及
濃
濃
的
眷
村
情

感
，
也
就
因
焢
土
窯
，
凝
聚
在
一
起
了
。

在
以
往
沒
有
電
視
、
沒
有
較
多
物
資

的
年
代
，
童
年
的
樂
趣
，
許
多
都
在
田
野

產
生
，
焢
土
窯
就
是
挺
美
好
的
一
項
。
因

為
，
有
玩
又
有
得
吃
，
還
能
有
尋
寶
般
的

樂
趣
。
而
今
在
大
崗
山
，
見
到
那
大
土
窯

和
熱
情
相
邀
的
田
野
主
人
，
不
禁
再
想
起

當
年
香
甜
的
番
薯
味
。

民國一〇三年春，王忠祥於健

行途中，在大土窯邊留影。

民國一○二年春，王克宗、周寶英夫婦（二排右

二、三）和兒孫合影。

【
作
者
速
寫
】
王
忠
祥
先
生
，

榮
民
子
弟
，
成
功
大
學
畢
業
，

現
任
職
自
行
車
廠
。

焢
窯
樂

—
—

把
蔗
葉
捲
成
一
束
一
束
，
源
源
不
斷
地
往
窯
裡
送
，

直
到
土
塊
燒
成
紅
紅
黑
黑
熱
烘
烘
了
，
便
堵
住
洞
口⋯

⋯

——老伴說：「綠繡眼的聲音更好聽

，和白頭翁比起來，綠繡眼是女高音，白頭翁

是男低音⋯⋯」

【作者速寫】陳金鳳

女士，榮民主眷，高

中畢業，專職家管，

長年偕夫投身音樂教

育工作。

遇見綠繡眼

民國六十九年一月，

徐志蓮於陸軍通信單位擔

任通信修護員。


